
三弟名叫温跃胜，他在3岁的时

候，父亲因病去世。家里太穷，母亲和

大哥到城里做工，我就带着三弟在家过

日子。后来，母亲让我到城里当学徒，

三弟先是跟祖母生活一阵子，后来也到

合肥上学。一天，他忽然从很远的东门

跑到南七里站我上班的工厂里找到我，

说，二哥，我不想念书了，我想找工作。

于是，在我们家，大哥和我，三妹和三

弟，都在十四五岁就工作了。

三弟 安徽合肥 温跃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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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是式蓉老师的大伯父，更是其精神教父。式蓉老师三岁丧母，其父朱光泽（农学家）自

土改即蒙难，几经牢狱之灾，后来虽平反，但他在儿子青少年时代自顾不暇。式蓉老师从小学到大学

皆伯父供养，也是在伯父影响下走上美学研究之路。式蓉老师是个知恩感恩之人。光潜先生晚年手

抖，他拼命赶译维柯的《新科学》(比黑格尔《美学》更难译)，50多万字宛若天书，是朱式蓉一字一句整

理出来的。光潜先生仙逝后，他奉伯母之命全身心投入《朱光潜全集》文稿的搜集整理，借机“系统阅

读了大伯父的著作、译作，其中包括一些手稿和大量发表后从未结集的单篇”，1991年应复旦大学出

版社之约撰成《朱光潜：从迷途到通径》。

此亦无言之美也 江苏南京 石钟扬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徐州贾汪区某中学一名老师体罚学生，让学生在操场上跪地爬行。5

月12日，徐州贾汪区教育局发布通报称，接到反映某中学教师体罚学生的投诉后，该局高度重视，立

即成立调查组，到校开展调查核实。经初步调查，当日上午在学校防灾应急演练结束后，高一年级两

名学生在返回教室途中翻越校园护栏，相关教师发现后对两名学生进行批评教育，采取了错误的惩戒

方式，造成了不良影响。

“罚跪教育”与“糖果教育” 安徽肥西 查鸿林

同样是对于犯错学生的教育，我看到一则文章，

说陶行知则是用了另外一种手段。一次，陶行知在

校园里看到学生王某用土块砸班里的学生，当即让

他放下并要他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

长室，见王某已经等在门口准备挨训了。于是，陶行

知掏出一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

按时来到这里。”王某惊疑地接过糖果，陶行知又掏

出一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第二块糖也是奖

给你的，因为当时叫你不再打人，你立即住手了。”

王某更疑惑了，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块糖果，塞

到王某的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土块砸他们，

是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所以应该

奖励你。”王某感动极了，流着眼泪后悔地说：“陶校

长，你打我吧！我错了，我不该砸自己的同学。”陶

行知满意地笑了，随即掏出第四块糖果，递过去说：

“为你能正确地认识错误，我再奖你一块糖。”

我们且称贾汪区某中学的老师教育手段为“罚跪

教育”，可以想象，操场上，在老师的怒目圆睁和呵斥

下，两个犯错误的学生耷拉着脑袋，在众多学生面前，

不敢不跪，也不敢不爬，确实彰显了老师的威严。但

是，想过没有，他们还是未成年人，还是正在成长和求

知阶段的学生，他们也有人格，也要尊严！此举，如同

一块火红的烙铁烙在皮肤上留下巨大的疤痕，给他们

幼小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埋下的阴影何时才能抚

平，甚至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欣慰的是，贾汪区教育

局表示，涉事教师已停职，安排专人对两名学生开展

心理疏导，责成学校和相关教师向学生及其家长赔礼

道歉并取得谅解。下一步，将举一反三，在全区范围

内开展师德师风教育整顿，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而陶行知的“糖果教育”，不怒自威，和风细雨，

抽丝剥茧般让学生认识正确与错误，对自己粗鲁的

举动表示后悔与自责，同样达到了教育的目的，也会

让学生记住一辈子，还会让学生在今后与同学相处

中更加努力向好。对比两种教育方法，告诉我们一

个道理：栽树栽根，育人育心。“罚跪教育”以训斥压

人，不能让学生心服口服，无一利而百害；“糖果教

育”晓之以理，能从心灵深处打动学生，让其认识错

误，如沐春风。

三弟在服务系统学徒，先是在浴池当

“跑堂”，又在十字街的庐州饭店炸油条。我

那时已调到一家报社。报社处理几部旧照

相机，我花70元（那是我当时两个月的工资）

买了一架捷克120双镜头相机。一天早晨，

三弟正在炸油条，我端着相机对着他“喀嚓”

一下，后来给了他一张照片。他很开心，从

此拿着我的照相机爱上了摄影，并刻苦学习

摄影、冲洗、放大。1989年，三弟到省轻工业

厅的《轻工导报》。所以，三弟终于有了“国”

字号记者证了。但随着报纸后来的停刊，他

的工资也被停掉了。三弟的性格有些随意，

转头去了深圳。他两手空空，只带了500幅

自己的摄影作品。不曾想，深圳摄影界很快

就认可了他。

深圳有关方面答应为他办一次摄影展，

还有5万元补贴和费用。但三年疫情使摄影

展泡汤。

后来，三弟回来了。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年轻时，英俊帅气。如今则老态龙钟，步

履蹒跚。他对我说，他现在有语言障碍了，

说话也不行了。他七八岁时，是我管他的吃

饭，现在七八十岁了，他的吃饭问题还得我

来管。但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一次他电

话告诉我，他在外面摔倒了，他打110，是警

察把他送回家的。再后来他又一次摔倒，手

机摔在身旁不远的地方，他却再也不能打

110了！

三弟生前曾对我说，他那个大包里有几

十年拍的十万张摄影作品，冲洗出来的，也

有一万多张。难怪他没能打开，他已经没有

力气打开了！太重太沉，足足50公斤！我看

着那些图片，看着看着，我对家里人说：温跃

胜在深圳20年没有白过！他的摄影作品精

彩纷呈，令我刮目相看！深圳那个地方码头

大，国内外大咖名家荟萃，这让三弟大显身

手！比方他拍马云，他在马云下塌的五洲宾

馆追踪了四五年，拍了他几百张照片，精选

了20幅面部特写的“马云脸谱”；他拍黄永

玉，张张面部表情都和蔼可亲；他拍董卿《候

场》，拍得很朦胧，很唯美，下面有一行小字：

距她一米远，如果用闪光灯，就错了。他花

几年时间泡在各类图书馆里，拍一个“悦读”

的组照，拍了一百多幅各种姿态、各种表现、

各种神情的读书人。

三弟的突然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不

能接受。我的脑海里老是浮现我俩小时候

在乡下喝稀粥的日月，挥之不去。现在，我

日日夜夜沉浸在对三弟摄影作品的整理中，

我能为他做点事，这才稍稍释怀。我立即决

定：下半年，要给温跃胜办摄影展！他这辈

子不容易，值得一次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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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师1983年借调北大担任光潜先生学术助

手，我就极力鼓动他就此留在北大。他说，北大能人

太多，我不行。其实他觉得为大伯整理书稿义不容

辞，但不容借机背靠大树乘阴凉。他把义务与尊严

分得清爽。完成任务后他以分房为由毅然回到安庆

师院。问题是他回安庆并未评上教授。

1994年10月某日傍晚，我散步随意步入校门边

的“蓝星书店”，见有朱老师编的《朱光潜选集》(天津

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急返回校园告诉他，他

果未收到样书，而近他申报正高，此当为可用之资

料。他因此将书店仅到的两本都买下。27日我得信

息，其未通过校评委的评审，惊讶之余我去看望他。

他竟豁然处之，一笑了之，反举杯安慰我，别在意。

临行以此书赠，我自朱宅归来在书末记下此情此景，

以光潜先生之处女篇名作结，曰：此亦无言之美也。

他终以副教授退休。

朱老师其实非等闲之辈。他治学严谨，敬畏学

术，惜墨如金，笔不轻动，文不轻发。他处人处世，不

容苟且。世间多有不平事。遇不平事，他辄形之于

色，多怒目相视，或拂袖而去，有时甚至在沉默中爆

发，拍案而起，据理力争。“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

天生成孤僻人皆罕”，终如妙玉“世难容”。令侪辈诧

异的是，朱老师对不才护爱有加。我时而在他家以

一碟花生米、一杯老酒清谈半日，多由他主讲光潜先

生种种趣事，兼涉美学、人生观，他容我放肆地质疑

甚至怼撞，从不横目，充其量碰一杯，主动换个话

题。我视之为良师，他视我为诤友。

光潜先生仙逝一周年后，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了《朱光潜纪念集》，收有他沉痛悼念伯父的文字。

情真意切，文字雅洁，不失桐城派风范。他赠我书

时，让他签名他不签，他说我只一篇小文在其中，怎

么好签名？2001年秋我移家南京时，朱老师赠我光

潜先生签名本《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光潜先

生签：“式蓉侄来京度岁，赠此存念。孟实一九八一

春。”“孟实”是光潜先生常用笔名。朱老师还加了个

他的闲章：式斋（篆体阳文)，还有一幅杨辛先生书赠

他的荷书，题周敦颐爱莲说片断。弥足珍贵。从此

我们互相惦记，时有讯问，电话中也常开个玩笑。他

非常支持我搜集编辑《口碑上的中国——中国当代

民谣选》，见到民谣会剪报寄我。

朱老师晚年先是当钓翁，常与李思明相约垂钓

江河湖畔，钓翁之意不在鱼而在隐避尘嚣，得鱼多时

他会让朋友分享。李老师病逝后他则以生病为专

业，特别是去年岁末，竟真的卧床了。2月14日上午

朱老师病危，保姆找不到朱公子电话，拿着朱老师手

机漫天拨，拨通了我的电话。缓过气来，朱老师还与

我作简单对话，他中气尚可。我通报安庆朋友，学校

老干处通知朱公子赶回。14日晚他病情缓解，老干

处朋友还传来一张他坐在床上的照片，像个老和

尚。15日朱公子回合肥，我们以为朱老师又能挺过

这生死关。谁知18日下午四点多，保姆外出之际他

就平静而寂寞地走了，既无抢救也无挣扎迹象……

3月6日是光潜先生逝世三十七周年、式蓉老师

逝世十六天的日子，我们重读朱老师《春蚕吐丝尽，

织锦留人间——沉痛悼念伯父朱光潜先生》，既是纪

念光潜先生，也是悼念朱式蓉老师。式蓉老师生前

协助完成的《朱光潜大传》，结尾有云：“先生带着许

多遗憾、痛楚和期盼，离开了这个还不美的世界，却

将美的意念、美的范式留在了人间。”谨借之献给式

蓉老师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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